为做礼拜而放弃奥运比赛的运动员—李爱锐
大家有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吗? 未参加过比赛的同学，至少也做过打气的观众。运动会之中，100米是瞩目的项目。比赛时间大约是十秒钟，运动员的起步、加速、冲线所表现的力量和意志力都令人惊叹的! 

大约一百年前，有一个名叫Eric Liddell的爱丁堡大学毕业生，是当时苏格兰短跑纪录保持者，他即将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，以他的成绩，很有机会冲击金牌。为此，他已经与教练准备多时。想不到，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100米初赛安排在星期日，由于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感到非常为难，因为他每个星期日都要参加主日崇拜。很多人都劝他，主日崇拜每个星期都有，奥运会四年一次，不应放弃比赛。有报章说他是国家得奖牌的希望，如果他放弃比赛有如叛国。当时连英国皇室都开腔，希望他参加比赛。

Eric 最后决定退出星期天的100米, 改为专注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举行的400米。
400米比赛的要求和战术与100米完全不同。比赛当天，根据抽签安排，Eric 跑的是外线，是不利的线道。虽然外线的距离与其他线道是一样的，但由于弯道弧度的考虑，外线的起步点在最前方，意味着在首一、二百米都看不到其他对手，亦较难判断何时才是发力的最好时机。站在起步点的Eric似乎不太专注，他仍在想着在更衣室收到的一句圣经金句，金句说，「凡看重上主的，上主必看重他。」Eric首二百米按平时的方法跑，余下的，他交给上主，在上主的支配下尽力跑。结果他得了金牌，并且破了世界纪录。

因为这次奥运会，Eric 成了国家的体育英雄。在爱丁堡大学的感恩礼拜上，他向热情汹涌的群众谦和地说：「无论是因为落败而感到失望，或是因为胜利而得奖牌，只要是已经尽力而为，就配得到光荣。在这里有许多人已经尽力而为，只是还没有得胜利的冠冕，其实这些人也应该得到光荣。」他就是一个这么正面积极的人。

Eric 的故事没有在此结束。他其实是在中国天津出生的，他的父母是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。他五岁与父母分离，回英国受教育。他学有所成，踏上高峰，但没有打算用奥运金牌运动员的身份谋取什么，心中只想回到中国去，为中国人做一点事，那时是1925年，中国在军阀割据下，有很多人需要医疗、教育和福音。Eric回到自己出生地天津，在「新学书院」教理工科和体育，并将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教导中国的年轻人。Eric平易近人，教学认真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更为学校建设合乎比赛标准的跑道，他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。Eric助人无数，面上永远带着笑容，大家都喜欢与他交往。
	
32岁那年，他和加拿大宣教士的女儿结婚，一同到乡村传道。不久，日本侵略中国，时局急转直下，英国向国民发出警告，要求他们撤离中国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，1930年代的中国，战火已近在眉睫。Eric也很明白当中的危险，于是他将已有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到加拿大岳父家，自己坚持继续在中国的山东传道、救治伤兵、接济难民孤儿。

不久，Eric与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一样，被日军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，作为人质。营内环境恶劣，生活艰苦，但Eric仍坚守岗位，负责为集中营内的儿童提供教育和体育运动，他对那些与父母分离的孩子特别关爱。在黑暗中，他仍然发光，借着他的爱和开朗，让黑暗中的集中营带领平安、盼望和喜乐。集中营里有一个16岁的女孩儿戴丝，喜欢化学，希望将来能报考牛津大学化学系。Eric竟然能单凭记忆编写出一本化学教科书，后来成为几十个年青人的帮助。1945年2月，Eric因为脑癌离世，短短43年的人生，他给无数的生命带来深远的正面影响。

虽然Eric最终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第三名女儿。但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。认识他的人以他的名义成立基金和奖学金，继续帮助有梦想的年轻运动员。他的故事被拍成多套电影，包括得过奥斯卡的Chariot of Fire(烈火战车)和一部由香港导演执导的「终极胜利」。

你会为Eric 的故事所感动吗?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发光发热。有些人可能会为Eric感到不值，甚至觉得他的付出很傻。1933年，曾有加拿大记者访问当时在中国传道和教学的Eric，问他﹕「你真的很高兴将生命奉献在现在的事业上吗？你难道不留恋那闪烁的镁光灯、蜂拥的人潮、大声的欢呼、珍贵的庆功酒会吗？」Eric说﹕「当然，我有时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一切，但我更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，因为这方面的价值远超过你所说的一切。这份光荣是永垂不朽的。」

想一想: 为改进他人的幸福而舍弃名利，是一件极美好的事。 你也会这样做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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